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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拜大年。

按我们家乡的习俗，初一是村里乡亲们

相互走访拜年的日子，叫拜大年；初二开始，

是长辈携带晚辈或晚辈自己外出给亲戚们

拜年的日子。初一这天，哪家来的人多，说

明这家人缘好，来年吉祥；若你谁家也不去，

说明你太不懂人情世故，别人也会很少来你

家。看似不经意地走东家串西家，里边却暗

含 着 民 心 的 向 背 ，祝 福 的 深 浅 ，乡 情 的 厚

薄。过年的味道，不仅是鱼肉的味道，不仅

是团聚的味道 ，还有世态民情的味道。这

些，都要在过年期间展览一番。房屋街道是

展览馆，人既是展品又是参观者。

我们小孩子最乐此不疲的，是初一村里

的拜大年。尽管除夕守岁，我们睡得很晚，

大人们还是早早地拍打着我们的屁股，把我

们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轰起来，说：“赶紧起

来，给叔叔大爷（大伯）们拜年去，晚了，就吃

不到糖块了。再说，一会儿，给咱家拜年的

也该来了！”

大人真知道我们的心思。朦胧中听到

“糖块”两个字，我三下五除二，就穿上过年

的新衣服，找到平时要好的伙伴，三五成群、

挨家挨户地给叔叔婶婶大伯大妈大哥大嫂

们拜年去了。来我家拜年的，自然有父母接

待。这种拜年 ，仪式感很强。一是服装整

洁。小孩子们，一水的新衣服。父母给准备

的新衣，大年三十之前是不许我们动的，说

是怕吃肉弄脏了。只有到了初一，才允许我

们臭美，说这是真正新年的开始，新年新衣

新气象。大人们，衣服虽有新有旧，但也早

把平时下地沾的那些泥啊水啊的清洗干净

了。出来进去，平时的臭汗味道，被肥皂、洗

衣粉淡淡的碱香取代了。二是干净卫生 。

各家各户都把房间内外、院子前后，打扫得

干干净净，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大门、二

门、堂屋门、里屋门全部敞开，门框上的对

联，门上的喜字，营造着喜庆，祈祷着吉祥，

表示着对来客的欢迎。三是讲究礼貌，茶水

糖果伺候。屋里的火炕上，主人早把糖块装

盘、花生瓜子入篓、茶水沏好，随时等待拜年

的前来。东家夫妇，身着干净衣服，或在堂

屋，或在院里，笑容满面，迎来送往。

来拜年的，大都是这家主人的晚辈；也

有少量平辈的；小孩子们，就不分辈分了，哪

家熟悉去哪家，哪家多给糖块去哪家。拜年

用语，约定俗成，一百年不动摇，就是“过年

好！”辈分不同，姓名各异，在“过年好”前后

加 个 称 呼 或 名 字 即 可 ，如“ 大 叔 大 婶 过 年

好！”如“立增，你也过年好，快进来！”整个街

道上，各家院子中，每个房间里，“过年好”三

个字铺天盖地，此起彼伏，成为大年期间的

最强音。而且，问候及时，声音洪亮，态度真

诚。往往脚步没进院子，声音就传进来了。

关心关爱，祝愿祝福，都在“过年好”三字之

中了。主人上前，双手拉住来人，让进屋里，

剥 糖 块 ，倒 杯 水 ，捧 一 捧 瓜 子 送 到 来 人 手

里。一番谢意里盛满了高兴和期许。

大家都不会久坐。话到是礼，礼到是理。

先来的让后到的，相互摆摆手，点点头，问声

“过年好”。秩序井然，气氛祥和。一个上午，

哪家也要有二三百号人出入，哪个人，也要走

上三五十家。每条街道上，花枝招展；每家房

间里，摩肩接踵。少数年龄大点、辈分高点的，

就多坐会儿，问问一年来收成情况，日子还好，

明年有何打算，也不会超过一二十分钟，就起

身告辞，在一片问候声中，转入下一家了。在

嘴里糖块的融化中，在相互的问候中，心里暖

了，年味浓了，生活的信心增长了。

在平时，我们小孩子去哪家串门，不管是

借找东西，还是找小伙伴上学玩耍，大人们都

顾不上和我们客气礼貌。但在这天，我们却

能享受平时没有的礼遇。大人们不但要夸我

们穿得漂亮，又长高了，问我们的爸妈好，还

要抓一把糖块一把花生塞到我们手里。会亲

热人的，还会剥一块糖，塞进我们嘴里。这是

我们最盼望的，大人们也设法让我们高兴。

把嘴里填满，剩下的装在新衣服的兜里，我们

也就从大人的缝隙里钻出来，去下一家，继续

收拢糖块瓜子。我们进进出出，眼睛虽然在

大人的腰部以下活动，但到了各家，会立马准

确无误地定位糖块瓜子放在哪里。要想多拿

糖块，我掌握了一个诀窍，就是嘴要甜，要像

糖块一样甜，婶子大娘的多叫，过年好、拜大

年的话多说。婶子大娘们心里甜甜的，我们

兜里糖块自然就多了。

到了直系的叔叔婶子大伯大妈家，我们

还要多坐会儿，嘴要更甜些。换来的不仅仅

是糖块瓜子，还有五毛或一块的压岁钱。我

觉得，这是我们拜大年的最高潮，是最让我

欢欣鼓舞的时刻。那时钱太少，一年里，我

们小孩子家 ，轻易见不到几毛钱。到了夏

天，冰棍才二分、五分一根，我们馋得从卖冰

棍的旁边转悠，兜里也掏不出二分钱来。人

虽小，但也深知钱的价值。

串上个十家八家，我就回家一趟。一则

看看这时谁来家里给父母拜年 ，有小朋友

们，也打个招呼，玩一会儿；二则看看家里的

糖块瓜子，让妈妈发出多少去了；三则，也是

更重要的，是把拜年得来的“战利品”掏在家

里，藏起来，空着兜再去拜年。

初一拜大年，一般都是在上午完成，到

了中午就结束了。个别人有事耽搁了，就下

午或晚上再来补上。在好多人看来，这个过

程没有走下来，年就没有过完整，心里觉得

缺失了什么。我想，将初一这天晚辈去长辈

家的拜访叫做拜大年 ，绝不是仪式上的隆

重，抑或拜年物品上的高档，而是表示了人

们对年的虔诚，对拜年的敬重，对在年节里

孝敬长者这种孝道文化的崇拜，对来年美好

生活的信心。

初二到初六，就是出去给外边的亲戚们

拜年的时间了。这是纳入每个家庭春节期

间常规的事项。姥爷、姥姥，姑、舅、姨，亲

家，必不可少；没出三服的叔伯，干爹干娘，

大都计划在内；走得近的表兄表姐，一年到

头，也不吝见上一面，释怀想念之情。

这样的拜年，和初一乡亲们互拜最大的

不同，是要带白酒点心水果的。血脉相连的

亲戚，各自奔波着各自的日子，一年内很少相

见。一个四季又轮回了一圈，日子怎么艰难，

也要表示对亲属的关心和敬重，能够叫他们

吃上自己孝敬的几块点心，喝上几盅爽身提

神的白酒，这才最诚心，最实惠。同时表示自

己是个懂得敬老爱幼的人。点心和白酒，都

是提前准备好的。点心是要纸包纸裹带标签

的，好看。桃酥居多，个别日子好点的人家，

也有买蛋糕的，比桃酥要贵些。内里一层薄

纸，中间一层毛糙纸，外边又两层大些的薄

纸，最上边附上一个红色的带有吉祥图案和

文字的标签，纸绳打上个十字，一包点心就包

成了。酒一般是瓶酒，浭阳老酒、浭阳春，玻

璃瓶蓝签，就非常好喝，是最大的敬意了。外

地的有点名气的酒也有，但就是个别富裕人

家才买得起了。记得我大姑那儿的一个在开

滦工作的表兄每年来给我父亲拜年，水果点

心之外，两瓶浭阳春。我父亲高兴得额上的

皱纹都舒展开了 ，笑着看半天他这个大外

甥。酒呢，老是舍不得喝。

令人酸楚的是，拜年的那点物品，亲友们

还要反复传换使用，并非给谁买去，谁就能吃

到。一包点心，如同一包硬通货，几天下来，

不知流转了多少家。蛋糕易坏，传到最后一

家打开吃时，周边已经出现了绿毛，一闻，香

甜味道淡了，增加了霉味。为了省钱啊！

再 有 不 同 ，就 是 管 饭 。 这 也 是 纳 入 议

程、提前准备好的。一年见上一面，又是在

正月里边，冒着寒风跑来，不吃顿热乎乎的

饭菜，多唠会子家常，暖了身子，饱了肚子再

走，是不近人情的，主人绝对不答应的。主

食、副食都是按过年的档次准备，鸡鱼肉肘

丸，大米干饭馒头，应有尽有。专门包水饺，

也是有的。酒当然不能少，除去特别小的孩

子、尚不曾沾过酒的以外，都要喝上几口。

没酒，不成席面；没酒，不足以表示亲情；没

酒，少了过年的气氛。也有极个别过日子仔

细，又不大要脸要面的亲戚，不舍得做好吃

的，对付。侄啊外甥的心里不悦，但也不表

现出来。回来和父母念叨一下罢了。

近的三五华里，远的，几十华里。这几

天的自行车 ，就少不了旅途奔波劳顿之苦

了。各个村庄，能够有一半人家有辆自行车

就算是富裕村庄了。正月里五六天的时间

里，需要拜年的有几家，顺序如何安排，每家

要多长时间，除去人的因素，还要考虑自行

车的情况。自家有自行车的 ，事先修理一

下，避免半路上掉链子，排满当时间即可；家

里没有自行车的，要找要借，要提前几天和

有自行车的人家约定，几天下来，要借找几

家。拜年的高峰几天，自行车的资源，高度

共享。大多数人家，只要能排开，尽力成全

别人。实在借找不到的，十来里地距离内的

亲戚，就靠双腿了，“11”号交通工具，通往各

路亲戚之家。

所以，每年从初二开始，在旷野纵横交

织的土路上，在早春寒冷刺骨的北风中，我

们总会看到一个特殊的风景线：断断续续的

自行车，没头没尾，车上或一人单骑，或后货

架上再坐一人，个别的一车三人，前边大梁

上还坐一个小孩。每辆自行车，车把上，或

网兜或布兜或竹篮，悬挂其上，里边大致装

有白酒、点心、水果。兜子，随着自行车的颠

簸而前后摇晃着，骑车人不住伸出一手扶弄

一下，稳住。偶见几个步行者，手提同样的

兜子，匆匆向前，不时回头张望一下，好像丈

量着已经走过的路途。追上来的骑车人，有

时和他打个招呼，随即超过他们。这道风景

线，是动态的、热烈的、匆忙的，好像履行着

某种使命，让人感觉庄严和神圣。

是啊，哪个人，不是一年一年地长大，一

年一年地变老，在盼望过年中守望？哪个人

的道路，不是在年轮上行走？

在拜年的路上，总有疏忽大意的，将精

心准备的点心，丢在半路上一包，让后边的

拜年人增加一份礼品。这往往是把点心放

在后货架上而没有拴牢所致。就有人借此

搞起故事，在拜年路上设置道具，给拜年增

加了喜剧色彩。将土块、砖头或干牛粪，像

点心一样包装起来，扔在路旁，给人以前边

行人不慎丢失的感觉。后来者，心中窃喜，

望望前后无人，便下车捡起。谁知，几天后，

姨或舅的传过话来：“傻外甥上当了，买了一

包土块拜年来了。”外甥一听，始知被耍弄

了。更有甚者，里边包上了一条小蛇，而且

传来传去走了几家。不知哪家打开时，吓出

一身冷汗，连连骂道：“不得好死的，谁会这

么坑人！”这便有恶作剧的嫌疑了。再有人

捡到，就事先打开侦察一番了。

在 下 午 回 家 的 路 上 ，我 们 当 然 也 会 看

到，骑车人七扭八歪、摇头晃脑，嘴里不住嘟

囔着“好！好！过年好！明年再来看您老！”

那是喝美了，神智还在亲戚家的炕上！

我第一次出去拜年，是父亲骑自行车带

我去二姑家。那年我五岁。二姑在唐山北

郊马家屯，距我家有二十华里。二姑是个苦

命人，也是个要强的人。她唯一的一个儿子

入伍从军。辽沈战役时，已是解放军的一个

团长了。在攻打四平的战斗中 ，我这位表

兄，高举着手枪，带领战士冲向敌人，不幸中

弹牺牲。在家伺候我二姑二姑夫的老实厚

道的表嫂，这时正是六月身孕，怀着二姑的

孙子。次年，孙子降生了。我的二姑夫却念

子心切，悲痛过度，撒手人寰，离二姑而去。

二姑就带着二十多岁的儿媳妇和一个孙子

撑起了这个家。

懵懵懂懂地听父亲说完这些后，又听父

亲说道：“见到你二姑，要磕头，说‘二姑我给

你拜大年来了’，嘴要甜，多叫二姑。这样你

二姑才高兴。给你压岁钱呢，你就收着，要

不她会骂你！”

我答应着，心里想像着我那位表兄的手

枪是什么样子，他高举手枪往前冲锋时，将

是何等威武。二姑是父亲的二姐，我知道，

父亲在平时，也常来看望二姑。父亲这么嘱

咐我好好给二姑拜年，是他惦记着二姑，是

因二姑有这么个英雄的儿子！

我照父亲说的做好。二姑果然高兴，叫

表嫂给做大米饭炖肉，让她孙子（叫我表叔）

带我玩。临出来前时，二姑郑重地给了我一

块 压 岁 钱 ，嘱 咐 我 ，千 万 别 告 诉 你 的 哥 哥

们。我答应着，却不知就里。

半 路 上 ，父 亲 给 我 讲 了 一 个 真 实 的 故

事 ：早 几 年 ，我 大 哥 带 着 我 二 哥 给 二 姑 拜

年。去的半路上，大哥一再提醒二哥，说二

姑给压岁时，千万别不要，也千万别告诉二

姑是我说的。二哥爽快地答应了。结果见

到二姑后，二哥的第一句话就是：“二姑，我

哥说了，你给我们压岁钱，我不能不要！”二

姑哭笑不得。大哥可上火了。

父亲带我去给二姑拜年的这天，是这年

的大年初二。

春节的时候，中国人最大的活动可能就是年夜

饭及正月初一拜年了，到了初一这天，不仅要把屋

子、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换上新衣服，准

备好瓜子、糖块什么的，好迎接拜年的人群。来串

门的基本都是这户人家的小字辈。在笑脸相迎中，

一句“新年好”，就把之前的“晦气”一扫而空了。之

后就是点烟、倒茶、嗑瓜子什么的，此时这户人家一

定把最好的小吃拿出来，让

大家一饱口福。

我 小 的 时 候 和 现 在 拜

年的程序差不多，但没有现

在 这 么

多 好 的

吃食，松

子、大白

兔 糖 块

那 时 都

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稀罕物。在农村大家准备

的基本都是橘子瓣糖、自种瓜子、花生什么的，几乎

家家如是。

但是大众化之中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李静

林大爷的老爸，恕个罪说，他叫李佩。身子年轻的

时候，因为劳累过度的缘故吧，早早就佝偻了，大家

不知从谁传起就叫他猴李佩了。我有一次也跟着

一伙小孩子起哄，叫他外号，为此老爸还给了我一

顿胖揍，虎着脸说：“不许这样叫，他是长辈。”自此

之后我和老人见面的时候，总是恭恭敬敬地叫上一

声“大爷爷”。

我这位大爷爷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大田里的

活计“拖沓”，但是他最拿手的就是春节做糖板了。

我知道大爷爷会做糖板还有一个小机缘呢。大爷

爷有一个孙子，和我是好朋友。在一年寒假游戏

中，我们玩踢秸秆。他把他老妈让他抱的柴火输给

我好些了，为了要回自己的秸秆，他给了我一块糖

板。这块糖板长长的，大约一厘米厚，七八厘米长

的样子，棕黄色，正反面散布着黑、白芝麻等物，咬

在嘴中，脆脆的甜甜的感觉，含着一股千穗谷芝麻

的香味，这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最好的吃食。我问

他的来历，他吞吞吐吐的，在我把赢的秸秆都给了

他之后，他才告诉我，糖板是他爷爷做的，留作大年

初一拜年时用的。

自此之后，只要到了春节大

爷爷该做糖板的时节，就少不了

我的身影，我成了他的小跟班，就

为多吃上一口脆甜的糖板。大爷

爷做糖板用的是白薯糖，听大爷

爷说之前是自己熬制的，但随着自己年岁大了，熬

制白薯糖耗时耗力，也就到鸦鸿桥大集河滩上买

了。大爷爷买的白薯糖一般是圆圆的糖瓜，就是缩

小版的大鼓样式，上面裹着一层白白的面粉样的糖

粉，掰开，里面是棕红色的白薯糖。在做糖板的时

候，首先大锅熬制糖瓜，熬成糖稀状的时候，把千穗

谷（千穗谷在农村也叫切糖谷，淡黄色）炒熟，搅拌

在糖稀中，比例随意，其中也可加入芝麻等物。如

果有苏子的话就更好了，那种微微麻嘴别样的味

道，更胜洒上芝麻的糖板。之后，把加入千穗谷和

芝麻的糖稀平铺到洒了面粉的案板上，不平整的地

方用锅铲铲平，趁热之时，擀面杖涂上油脂撵平。

在一切程序完成之后，就等大块糖板快要凝固的时

候来分割了。大爷爷用手尝试一下，不粘手之后，

他就要用菜刀切割了。他把大块糖板分成一小块

一小块的，码好，盛到盘子里备用。

大爷爷的糖板可不是什么人都给的，在大爷爷

会做糖板的消息传出去后，每逢正月初一拜年的时

候，他家就热闹非凡了。不仅有我们这样的小孩子

想大享一番口福，就是许多大人也想品味一下大爷

爷糖板的味道。但是大爷爷总是偏向我们这些小

孩子，他会一个个地分发,一个小孩子两块，多了是

不给的。孩子们想“抢”的时候，大爷爷就会捂紧自

己的盘子，躲闪着，嘴中不住叨念着：“还有别人呢，

还有别人呢。”而大人想尝一下，那就看他手中还剩

多少了。

现在大爷爷早已过世好多年了，但是每逢过年

的时候，我都会去他家，和他的孙子唠上一会儿，不

单想看看老朋友，也在回味大爷爷糖板的味道。

拜 大 年拜 大 年
□ 赵声仁

大 爷 爷 的 糖 板
□ 李立新

录歌与玩牌录歌与玩牌
□□ 山外山外

30 多年前的春节，除夕之后夕之后，，对于孩子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大的快

乐，一是看电视，二是玩牌二是玩牌。。

边看边录《齐天乐》

36 年 前 的 正 月 大 年 初 一正 月 大 年 初 一 ，也 就 是 丁 卯 兔 年 大 年 初 一

（1987 年 1 月 29 日日））晚上晚上，，我拧着我拧着家里 14 英寸黑白电视机的调

台旋纽选台时，突然邂逅了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的《西游记》

剧组《齐天乐春节联欢晚会》（简称《齐天乐》）。屏幕上正是

开场大联唱，诸多神仙、国王、妖怪和师徒四人纷纷亮相，我

不禁激动得全身都战栗起来。

我看到那热闹的晚会场景后，以最快的速度把单卡录音

机拎到电视机前，塞好空白磁带，按下了播放键、暂停键和红

色的录音键，只等一有歌曲就开始外录——那时我狂热地迷

恋流行歌曲，而好听的歌曲只有录下来反复听，才能满足贪

得无厌的耳朵。

可是，因为左邻右舍约十位乡亲也来看电视，炕沿上和

屋地的小板凳上都坐满了人，我不能站在电视机前遮挡他们

的视线，只好趿拉着棉鞋站在角落里等着演唱歌曲时录音。

很快，一个小品结束后，电视机里传出《女儿情》的前奏，我急

忙抢过去，松开了暂停键，再躲到角落里。虽然这首歌的前

奏没录完整，但演唱的部分都录了下来。

我手里没有节目单，不知道下一首歌曲的前奏何时响

起，等反应过来，虽是小跑撞过去松暂停键，往往还是耽误几

秒钟。这样折腾了几次，前奏都没录全。我知道自己跑来跑

去录歌曲妨碍了大家看节目，于是脱了棉鞋，上到了摆录音

机的靠东墙的柜子北头（电视机摆在靠北墙的柜子的东边），

蹲下身子，一只手轻轻放在暂停键上，只等前奏即将响起时

就开始录音。

这样的话，因为离屏幕太近，角度又太偏，我就看不好节

目了。蹲得时间长了，两腿酸痛，脚还很冷，但我不在意这

些，一心想把心爱的歌曲录下来。乡亲们大都抽烟，而且是

旱烟，屋子里烟雾缭绕，让人忍不住咳嗽。我最怕我正录歌

曲时谁咳嗽几声。

联欢会结束后，乡亲们又看了一会儿别的节目，才陆续

散去。我则急忙倒带，听录音的效果。还好，《唐僧抒怀》《五

百年桑田沧海》《八戒之歌》《敢问路在何方》《大圣歌》等等都

录了下来。

那年我 15 岁，正读初三。那盒磁带，直到我上大学后还

有，还能听。又过了几年之后，它，还有那台单卡录音机，便

都杳然无踪了。

玩牌玩到后半夜

《红楼梦》里写过年的情景，荣府里的小厮们包括丫鬟们

也都在晚上赌小钱嬉戏。这让我想到儿时过年相似的一幕。

30多年前，我十五六岁时，一个大年初二，夜幕降临之后，

我和几个伙伴去村中心小学找李老师玩儿。李老师二十三四

岁的年纪，浓眉大眼，是代课老师，教体育的，那天是他值夜班。

我们去他的宿舍里找他玩一种叫“打百分”的扑克游

戏。大过年的，每个人口袋里也都装着一两块零钱，为了刺

激一些，大家决定玩来钱的，一分二分的，也就是叫牌后打成

功的话一次赢 5 分钱，失败了则输 5 分钱。输赢在大家的承

受范围之内，大过年的，只是取个乐而已。

最初大家心里还是有些紧张，除非手里有了极好的牌才

敢叫。渐渐的，胆子都大了，没什么好牌也敢叫牌了。气氛

渐渐变得活跃起来，大家都放开手脚，你争我抢的，场面越来

越热闹。欢快的时间就在嘻嘻哈哈中飞速地流逝。李老师

把炕炉子的炉膛里喂饱了煤块，炕席热得烫屁股，我离炉子

较近，不得不时不时地蹲起来。

我们几个伙伴，毕竟年纪小，牌技不精，心理素质也差，

还是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再加上也确实有些倦意，到后

来表情都有点呆板了。而李老师牌技精湛，谈笑之间，已经

赢了小山般的一大堆硬币。我一看墙上的表，都 23 点了。李

老师说，回家睡觉也没意思，不如多玩一会儿，于是大家强打

精神继续玩儿。

之后，李老师叫牌就几乎“包圆”了，把把都叫，都抢底

牌，以一敌五。你叫多少他都比你叫得高，他甚至敢叫满分，

也就是说，我们五家打败他的话，他就给我们每人三分钱！

这可是最大的和啊！他不可能把把抓好牌，有时甚至抓很滥

的牌，连大小王都没有，他也叫牌，所以经常战败。而我们越

战越勇，简直把李老师杀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大家都快

活起来，气氛又活跃了。而李老师也并不气馁，依然谈笑风

生，屡败屡战。很快，李老师眼前那一座硬币小山就坍塌了，

消失了，他还从兜里掏了一元的“大票”让我们找零钱……

又玩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后半夜，大家都实在困了，于是

鸣金收兵，清理战果。除了李老师，我们每人都赢了一两毛

钱，高高兴兴地各回了各家。

几年以后，我明白了：李老师其实只是想逗我们几个少

年玩儿，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赢我们的钱；最后他是故意输给

了我们一些钱，让我们开开心心过个年。


